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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沟汇一河， 群山抱
五村；安康岚河边居地，语
通黄州音。

这， 就是岚皋县城西
北部的晓道河。 别看这个
巴掌大的地方， 它却是我
市境内最为特殊的一个方
言岛，而且是一座孤岛。岛
上村民四千余人。

晓道河撤乡并入佐龙
镇后， 现在仅只是以一个
地名的形式存在， 非乡非
村。 撤乡并镇、 农民进城
……春夏秋冬，时事更迭，
晓道，唯方言不变，如蒲公
英的种子，微不足道，却落
地生根。

岚皋县的方言主要属
于西南官话成渝片， 即成
都、重庆话片；晓道方言则
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 江
淮官话旧称下江话， 主要
分布在江苏、 安徽两省江
淮之间及沿江以南部分地
区。

黄孝片又分黄州片 、
孝感片、黄梅片、江南片。

明朝末年， 出现大量
移民，民间有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之熟语。 也就
是说，湖南、湖北及广东 、
广西部分地区的人口有相
当一部分是从江西迁入
的。追根溯源，晓道河乃至
整个陕南的方言之根应与
赣语有关， 而赣语又是融
合了中原汉语、 吴语和楚
语的产物。 在唐宋以前秦
汉以后， 中原对江右地区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移
民，中原的汉语和吴语、楚
语相互交融渗透， 形成赣
语。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各地语言网状交织，丝
丝缕缕，纵横穿插，演绎变
革。

最近， 有史志专家从
晓道河大里坝沟、 小里坝
沟、插杖沟、龙王沟 、银杏
沟口及太平寺庙等地的古
碑文上， 查证到二百多年
前的大清康熙、乾隆、道光
年间，由于战乱、匪患和天
灾等诸多因素， 致许多湖北黄州府人及零
星安徽人迁移至晓道河。 晓道河三大家族
之一的潘姓族谱上也佐证了这一点：“岚皋
县晓道河潘胜户 101 世潘宗瀚，字辉先，幼
失持事继母不缺甘旨。 后扶父母从湖北黄
陂迁居陕西兴安府砖坪小道河……”

潘宗瀚为晓道河潘姓之始祖。 据族人
口口相传，说当时由于匪患，腊月 28 日那
天潘宗瀚携部分家人逃亡至竹溪、 平利一
带，后落户于晓道河。 没逃出来的家人当天
悉数遇害。 所以潘姓人氏一般在腊月 28 这
天就开始吃团年饭，以寄哀思，渴望和平与
和谐。

晓道方言在岚皋 “势单力薄 ”，在安康
市境内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常被本县其他
乡镇一些人以鹦鹉学舌的方式幽默一回，
活跃一下气氛，但有时候从那长腔走板、夸
张滑稽的声音里你能隐隐听出排斥和轻视
的意味儿。 就像汉滨区和旬阳境内的方言
类似关中话，而又被许多关中人认为是“非
我族类，外人之地”。

安康市区和旬阳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秦
陇片。 其实安康祖上多为荆楚移民，有极少
部分粤北、江西人士。 荆楚，明清时期的湖
广，今之湘、鄂。

川渝鄂加上少量湘语元素构成了岚皋
的方言体系，岚皋方言与晓道方言看似一家，
实则邻里，各具特色。 李花有李花的芬芳，桃
花有桃花的妖娆，百花盛开才是春天。

汉滨区流水镇一带的人与晓道河人时
前后山人，一前一后，相映相衬。 十里不同
音，隔山不同调，语气语音的隔山之差，并
无碍于两地的语言交流，求同存异，平等往

来，你喜欢吃的酸菜面也是
我的美味，我喜欢吃的腊肉
炒洋芋粑粑，也是你餐桌上
的佳肴。

在岚皋，晓道方言和佐
龙方言虽都属于江淮官话
黄孝片， 但二者的语气、语
音和语境又有所不同。 相比
而言，佐龙人说话尾音比较
短促 、内敛 ，晓道人说话尾
音较长且外扬， 像唱曲儿，
悠扬婉转，词尽韵长。

晓道河的方言各县的
人都听得懂，却成为本县某
些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我曾
在县城一家乡镇企业任办
公室主任 ，一次 ，我拿出早
已准备好的会议议程，清清
嗓子：“请大家安静，现在开
始开会……” 话音未落，下
面 “轰 ”的一声 ，笑炸了锅 ，
场面顿时失控，我窘得无地
自容。 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是
县城边人，滔河、花里、官元
等其他镇的人还不到三分
之一，说晓道方言的我一上
场便溃不成军。

县城边人方言无异于
岚皋的普通话， 质轻音柔，
如春风拂耳。 事后，领导与
我谈心时，旁敲侧击地让我
学习说城关话，说这是工作
的需要……

再后来， 国企破产，我
把不到 4 岁的女儿托付给
爸妈带着，我们夫妻一同外
出谋生。 年终回家时发现女
儿说着一口地道的晓道方
言。 给她买了一只 4 斤左右
的烧鸡 ，她说 “这只烧鸡果
大呀！ ”我把一串葡萄从塑
料袋里掏出来，发现葡萄在
坐车时给挤碎了一部分，女
儿见状就说 ：“这葡萄咋果
果懒了呢？ ”妻子惊得差点
把下巴掉到地上。 第二天她
手拿一根青黄色的细竹棍，
对女儿开始了最严厉的语
言家教。

哎！ 妻子轻叹一声，她
教累了，让我继续。 我的方
法和她恰恰相反，如果女儿
的字词发音准确了，我则给

她奖励一瓶娃哈哈， 趁她得奖正高兴的时
候，再给讲一些简单词汇的正确用法……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 晓道河的青壮年
相继外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工潮。 外面
天地大，南腔北调，语系纷呈。 晓道方言的
特点是一字一顿，粗犷浑厚，口齿清晰，语
速缓慢，像在铁板上钉钉子，韵味厚重、有
质感， 还有那么一股子凛然的狠劲儿和韧
劲儿。 当然有一些俚语若没有人翻译，外地
人是听不懂的，比如：东西没放平稳，叫“趄
趄 ”； 过日子 ，叫 “过耳子 ”；讨厌 、不喜
欢，叫“不爱贱 ”；受伤不能干活了，叫“打
坐工”；吝啬，抠门，叫“龟子怂”；往前摔倒
了 ，叫 “板趴扑 ”；往后栽倒了 ，叫 “搭坐沟
子”，不一而足。 但晓道河整体地方语的声
母，韵母、音调都接近普通话发音，所以，在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晓道方言都能与对方
无碍交流，且很受待见。

走出去， 拿回来， 晓道语言不断吸收
新的语汇，在发展变化。 现在，你很难从年
轻人那里听到正宗的晓道河方言了。 在外
经年漂泊，每次回家，我更愿意接触年龄大
的长辈，听着他们的方言，听着乡音，倍感
亲切。 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曾是老家方言
的叛逆者，不禁莞尔。 如今大半生已过，又
改口说起了晓道话，人老了，乡愁和方言却
在返老还童。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认为晓道
方言无异于岚皋乃至安康市域地方话的
“世外桃源”。

方言是一条河流，它源于祖宗的血脉。
方言，如果是一个人的另一张身份证的话，
我愿意让它来证明， 证明自己是一个历经
沧桑而又不屈不挠的后山人。

许金坞其人，知之者甚少。 仅有他
给川陕红军游击队的胡宝玉当“师爷”
期间，写的《抗日三字经》还在紫阳县民
间流传，留下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重拾红军宗旨

1936年， 胡宝玉在鳌头山组建的
川陕红军游击队被紫阳县国民政府收
编，委任胡宝玉为县自卫队分队长。

一天， 胡宝玉的随从士兵在县城
泗王庙附近，遇见一名身着国民党军大
衣的中年人。经盘问，那人叫许金坞，是
湖南人， 以前是胡宗南部下的文职人
员。胡宝玉正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协理
军务，就把许金坞留了下来。

没过几天， 胡宝玉带领许金坞等
人前往蒿坪，欲向詹幼卿借兵剿灭云雾
寨的周华堂。 走到县城后面的炮台梁
时，见路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搜
其身，发现一封信函。胡宝玉不识字，许
金坞看罢信函，说：这个人是周华堂的
信使，信的意思是约詹幼卿合力消灭胡
宝玉。

胡宝玉联想到不久前才遭了一次
暗算，这次巧遇许金坞破译书信，算是
避过了一劫。 便带一行人到蒿坪，许金
坞奉劝胡宝玉说：打土匪不能只为报私
仇，滥杀无辜，要为老百姓保平安。胡宝
玉觉得许金坞才识过人， 听了他的话，
从个人恩怨中走出来。紫阳、汉阴、镇巴
等地群众都亲切地称胡宝玉为 “胡保
安”“胡春风”。

兵投陕南抗日军

胡宝玉任县保安中队长期间，他
自任鳌头山川陕游击队指挥，陈代贵为
队长、许金坞任参谋兼文书。

1936年上半年， 陈代贵率领几个
弟兄参加了何继周在汉阴领导的另一
支游击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
前身。 胡宝玉认为陈代贵背叛了他，要
与何继周的游击队誓不两立。胡宝玉找
许金坞商量对策， 许金坞坦诚劝说：国
难当前，何继周的队伍以抗日救国为宗
旨，伸张民族大义，陈代贵队长的选择
没错，要给予支持，动员更多的人参加

抗日。胡宝玉听了，心里豁然开朗，便主
动与何继周取得联系。 “西安事变”后，
已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的何振
亚，要率部开赴前线，胡宝玉想全员随
军。何军长考虑到后方需要稳定的兵源
补充地， 商定他留下来发挥更大的作
用。 胡宝玉欣然奉命了。

踊跃参军杀敌人

1938年春， 胡宝玉要奉命参加省
战时干训团受训 6个月。 临走前，支持
许金坞在西七元河关帝庙办私塾的想
法。 许金坞在教学期间编写了《抗日三
字经》作为学生教材。 如下：

人之初 性中间 爱国家 务当先
我中华 幅员阔 山川美 地物博 礼义
邦 尚文明 讲道德 爱和平 小日本 贼
寇兵 犯东北 占三省 延祸水 至平津
夺我土 杀我民 卢沟桥 开战争 委员
长 逃重庆 丢上海 失南京 好河山 遭
蹂躏 国家仇 民族恨 我国民 岂容忍
驱倭寇 起共鸣 义勇军 老百姓 赴国
难 齐请缨 洒热血 凭义愤 陕甘宁 有

救星 举义旗 去东征 好儿郎 快当兵
上战场 打日本 挺长枪 奋短兵 杀敌
人 立功名 报国仇 雪国恨 保家国 多
荣幸

这篇 《抗日三字经》 通过他的学
生，在当地群众和鳌头山川陕游击队中
广泛流，对激励人心、奋起抗战起到了
很大作用。 在紫阳县、汉阴县和汉中镇
巴县等地有 300多人参加了抗日队伍。

大智若愚怀大义

新中国成立后 ， 许金坞在焕古
乡柯家院子 （今汉阴县漩涡镇上七
村）落户，并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继续
教书。 他手抄了《百家姓》《三字经》
等通俗读物数十份， 散发给附近农
户， 帮助青壮年识字扫盲。 1952 年
冬，许金坞去世了。

许金钨当师爷，深怀大义，颇有见
地；当私塾先生，传递文明，同悯百姓。
许多人说他像共产党的人，他本人则不
置可否。 这种学识渊博，仁智兼备的人
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许多年过去，父亲果园里的葡萄
呀、柑橘呀统统不见了踪影，就连那
些密集生长在土地周围，形成了一道
钢铁长城般的火棘灌木篱笆，也都消
失得无影无踪。 可沿着老房子后面的
水泥公路往上一百米，转到妹妹新建
的房屋后面， 一方堰塘碧波荡漾，芳
草萋萋，岸边柳荫下，有三两垂钓爱
好者，手执钓竿，或坐或卧，悠闲自得
地等待着鱼儿上钩。

思绪的火把瞬间被点燃，穿过一
条长长的时空隧道，照亮了那些激情
澎湃的往昔岁月。

房屋门前的葡萄丰收了 ， 承包
地里的柑橘也在陆续挂果， 收获就
在眼前。可我家住在高梁上，门前的
土地由于坡度大，土地贫瘠，保湿效
果差，所以一遇上干旱，丰收就成了
最不确定的词汇。 为了确保劳动就
有成果，果园旱涝保收，修建一口堰
塘就被父亲提上了议事日程。最终，
房后井泉湾的一块湿地被父亲看上
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人到
中年的父亲，突然间有了使不完的力
气，没黑没明地在土地里忙碌着。

父亲去区里找到领导，请来懂水
利的技术员。 水利员拿着卷尺，带着
水平仪， 跟着父亲来到了井泉湾湿
地。 井泉湾，是我家祖祖辈辈吃水的
地方， 那里有一口石头砌成的深井，
据说已经存在了百年。 百年老井井水
清澈透亮，常年四季不枯不溢，有时
候遇上大旱，就连河坝周围的住户都
要爬坡上来挑水吃。

紧挨老井的南边是一小块湿地，
覆盖着茂盛的芦苇、 菖蒲等水草，远
远望去很有一种“蒹葭苍苍”的感觉。
湿地再往南是我家的承包地，平坦而
肥沃，常被父亲用来种植土豆、玉米
等农作物， 收获的土豆个大质优、玉
米颗粒饱满。

水利员先用水平仪仔细测量校
准，又用皮尺反复丈量，最终选定了
在水井南边的湿地以及紧挨着湿地

的承包地里修建一口深 2 米、 宽 20
米、长 60 米的堰塘。

仿佛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热火朝
天的大集体时代，热烈而又紧张的劳
动场面开始了。

父亲同样请来了乡亲们帮忙。 在
区上技术员的指导下，几十号人聚集
在一起， 手拿铁锹地站在堰塘里，锹
土往竹篮箩筐里送；肩挑竹篮箩筐的
在堰塘堰坎之间来回穿梭，将泥土运
到堰坎上。 劳动的人们欢声笑语，顾
不上揩去脸上的汗水， 你追我赶，生
怕落在别人后面。

最为壮观的要数堰坎上夯土的
场面了。 四个人站成一圈，每个人双
手紧紧地攥住一根抛绳，抛绳的一端
系在土夯上。 说是土夯，其实是一个
上底面稍小、下底面稍大、近乎正方
体的大石墩，是石匠用凿子在更大的
石头上凿下来的，大石墩的上底面四
角再各凿出一个可以穿绳子的孔，就
成了可以夯实基础的土夯。 在刚刚壅
过土的堰坎上， 四个人一起用力拉
绳，土夯被高高地拽起；四个人同时
松手，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土夯
平稳地砸在疏松的泥土上。 等土夯被
再次提起来的时候，堰坎上就留下了
一个四四方方的深坑。 为了能让夯土
的人们一齐用力， 同时鼓足干劲，劳
动的人们喊起了号子，先是由一个人
起头：“乡亲们加把劲儿———吆”土夯
被高高拽起来。 接着是四个人齐声呼
应：“吆———喝！ ”土夯落下去。

“堰坎儿就夯得实———吆”
“吆———喝！ ”

“堰塘它不漏水———吆”
“吆———喝！ ”
“主家就心欢喜———吆”
“吆———喝！ ”
……
节拍整齐、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

由劳动的人们喊出来， 既像是歌唱，
又像是呐喊；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的
劳动号子由劳动的人们喊出来，就充
满了力量，就格外有气势，听得人热
血沸腾，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

堰塘修建好了，进水沟、沉淀池、
出水沟等也都设计修建得妥妥当当。
没过多久，一场春雨来了，父亲赶忙
戴上雨帽，披上蓑衣，拿起铁锹走出
门去。 父亲要去修整进水沟了，他要
让一滴一毫的水都流进堰塘里。 可
是，一天一夜过去，守在进水沟旁的
父亲已经累得直不起腰，堰塘里竟然
还是没有存下一滴水。 父亲失望地回
到家，抱着头，瘫坐在堂屋的椅子上。
就在这时， 区上水利员撑着一把雨
伞，一身泥浆地来到我家门前。 水利
员告诉父亲，赶紧牵上耕牛，一家人
都去堰塘里，牛脚也好，人脚也好，越
多越好， 用脚踩实堰塘里的各个角
落。 这样重复几次以后，堰塘才可以
装上水。

等到夏天， 堰塘终于蓄满了水。
蓝天白云之下， 一汪清水波光潋滟，
顺着出水沟渠缓缓地注入果园。 堰坎
上在春天栽下的柳树也垂下了碧绿
的枝条， 小草覆盖了裸露的泥土，堰
塘周围一片花红柳绿。 夏日的午后，
我将我家的大黄牛牵来堰塘边饮水。

看着清澈见底的一池碧水，我忍不住
脱去衣服，跳进堰塘里游泳。 我家的
黑狗“赛虎”也赶来凑热闹，在堰坎上
绕着黄牛撒欢儿，看见我一个咪头扎
进水里，便一下子猛扑到水边，却又
不敢下水，摇晃着尾巴，蹬直了前腿，
一边后退着一边狂吠不止。 我家那些
不甘寂寞的鸡们也来了，它们神态从
容地顺着沟渠一路觅食到堰坎上，水
足饭饱后的它们一会儿扇动翅膀，轻
手轻脚地踱步消食；一会儿又单腿站
立，歪着脑袋，眯起双眼，作出一副思
考的模样。

后记———
有了水利灌溉，父亲的果园连年

丰收。 黄土地上的葡萄颗粒饱满，芳
香美味；柑橘圆圆鼓鼓，酸甜可口。 它
们中个大的果实流向市场；稍小的果
实，葡萄进入葡萄酒厂，柑橘则进入
罐头加工厂。 而堰塘本身也被父亲利
用起来，在里面养起了塘鱼，种上了
莲藕。 那些年，我走在乡村小路上，时
不时就可以从广播里听见父亲的名
字，而且前面总要加上勤劳致富带头
人、农村万元户等头衔。 报纸上同样
如此。 那些年，我实在不能够想象出
来我的父亲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现
实中的他，身材瘦小不说，走路还总
是低着头。 不过啊，我们家是真的富
起来了！

现在的我再回过头去思考 ，我
终于明白， 如果当初没有政府提供
的技术支持，没有技术员上门指导，
父亲万万不能够做到这些。 生于上
世纪四十年代的父亲， 由于家贫没
进过学堂，解放后，父亲先是进了政
府举办的扫盲班，通过夜校学习，达
到了读书看报写信的水平。后来，家
里因为一场大火， 父亲的胳膊落下
残疾， 失去了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能
力 ， 被政府安排进了代销点工作
……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党的脱贫
攻坚工作早在她执政之初就开始了。

安康人喜食酸味，浆水面成为当
地名小吃。 而四川人喜食辣味，四川
的火锅不用说，连四川女人都称为辣
妹。 我是安康人，可我住在安康最南
邻近四川的地方。 这地方可能是从喜
食酸味到喜食辣味的过渡带上。 我既
爱吃酸，也爱辣味，我对酸辣之味情
有独钟。

说来也怪 ， 我们当地有一种泡
菜，被称为酸菜，集酸辣一身。 这种酸
菜，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手工制作。 这
些在坛坛罐罐里用盐水和香料浸泡
过的蔬菜 ，非常的清脆 、淳厚 、有嚼
劲，酸得让人掉牙，辣得能让人掉泪，
而且制作简单， 食用起来也非常方
便。

我从记事起，就和这酸辣有着不
解之缘。 我家的酸菜坛子里放有大量
的辣椒，所以无论再放进什么菜都有
浓烈的辣味。 酸辣的味道，也许是世
间最平淡无奇的，可我吃起来津津有
味，说起来也是津津乐道。 我一直认
为酸辣之味乃是人间最难得的美味。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酸辣的泡菜总是
特别引人关注， 即使不吃饭的时候，
有时也偷偷捞一些出来细细地品尝，
如同现在孩子们吃那些五颜六色的
小食品。 说实话，当时的感觉说有多
幸福就有多幸福！

炒菜的时候 ， 我会把酸菜切成
丁，或者丝，配以不同的蔬菜，或者肉
类，或者杂碎，所炒成的菜肴立刻有
了不同的色香味，这时候真的感觉清
爽无比，仿佛站在挂满累累果实的树
下，突然吹来了一阵和风。

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
带上一瓶酸菜， 坐在奔驰的列车上，
无论是买车上的饭菜，还是吃自家的
干粮， 我总会打开那酸辣的瓶子，安

静的咀嚼，一面还要细细地品尝窗外
跑过的绿色原野和连绵起伏的群山。
这个时候，品尝酸辣，也仿佛品尝了
整个世界，那种幸福的滋味简直不能
用语言来形容了。

偶然我会回忆青年的生活，我曾
在一个偏远的乡政府工作， 离家很
远，没有酸菜坛子。 吃不到酸辣之味。
只好退而求其次，找那些酸溜溜的半
成熟的李子或桔子，没事的时候就啃
上几口。 即是让别人调侃是不是怀儿
了，也毫不在意。 也经常买些青辣子，
晚上饿了，简单切几个辣椒，撒上盐，
倒点酱油拌一拌，也不需要油，也不
需炒，一盘自已制作的凉拌辣椒就成
了。 下一碗面，或煮一袋方便面，便美
滋滋的享用起来。 在我眼里，酸味、辣
味、 酸辣味都是上苍赐予我们的美
味，珍爱无比。

不过，现在很难找出我这样简朴
的人。 一盘酸菜，几块馍；或者一盘酸
菜一碗面就能将就一顿。 前不久，我
的一位中学同学向别人介绍我说，这
个人生活不讲究， 一盘酸菜就行了。
不过他特别强调要坛子里的酸菜。 没
有酸菜的时候，切几个青辣子，放点
盐和酱油， 下一碗面也能将就一顿。
更有甚者，我独自小酌的时候，也是
用酸菜来下酒。 几块酸萝卜，三杯两
盏淡酒，逍遥如神仙。 喝苞谷酒如此，

喝茅台、五粮液也是这样。 有人说我
糟蹋了好酒，似乎好酒只能在宴会上
享用，而我偏偏喜欢在简朴中享受美
味。

苏东坡有诗：“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在诗人眼里，吃野
菜这种平凡的清欢，才使人间更有滋
味。 才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清淡的欢
愉。 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
是来自对平静疏淡的俭朴生活的一
种热爱。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所展示
出来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观念也就全
然不同。 我认为酸辣的泡菜是世间的
美味， 也就喜欢拿出来和朋友分享，
从来不认为这是多么的土气。 朋友
中有喜欢的，那正好“臭味相同”，几
个酸辣椒，或者几根酸蒜薹，或者几
个酸萝卜也能一起整两杯酒，简简单
单舒舒服服……朋友中有不喜欢的，
害怕酸掉了牙辣出了泪的，那我也不
在意，除了多加了两个朋友喜欢的菜
肴， 自己却少不了一盘子酸辣的泡
菜，无非独自享受而已。 分享有分享
的乐趣，独享有独享的妙处……

说到分享，生活中总有很多人自
觉不自觉地画地为牢，以为与朋友分
享的应该是香的，甜的，应该是那些
高大上的东西。 比如动辄数百上千的
酒宴，其实，有时一盘酸辣的泡菜也

是极好的分享。 《诗经》有云：“中田有
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 ”
菹，指的就是酸菜，古人用来祭祖，与
祖先分享，可见酸菜自古是受青睐的
佳品。

多年前，我下海在外打拼 ，远离
家乡，吃酸辣的泡菜成了一件较为困
难的事。 偶然捎来的泡菜，总是让我
一两天内就分享或独享了。 那时候，
想念酸辣的味道常常让我在午夜梦
回中流出口水……偶然发现一位来
自农村的小伙子总是一个人悄悄躲
在人群之外吃着酸辣的泡菜，于是就
不停地和他套近乎，目的就是去分享
他的酸辣。 开始的时候他总是躲避，
害怕我嘲笑他的土气和贫穷，后来见
我真心喜爱他的酸菜，就成了很好的
朋友。

这件是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了，但
我从中深深地体会的人生的路上总
是需要分享的。 有时就因为世俗的观
念让人们的分享变得异常的艰难。 可
惜超越世俗的人很少，人生的酸辣乃
至苦乐常常是独自去品尝。 这如同我
们的人生， 独自咀嚼生活的酸甜苦
辣， 所触及的不过是自己的喜怒哀
乐；而找到可以分享的朋友，则可以
让自己的胸怀变得的广阔起来。

如同我和孩子一起吃饭，我看到
她一面让酸辣的泡菜酸得只嚼牙，辣
得只掉泪，一面还拼命往自己的嘴里
送这些她喜欢的酸辣之味，我总是感
觉很快乐。 父与子的分享总是让人心
有戚戚，连孩子也足以品味，自己也
成为一种风景。

品尝一盘酸辣的泡菜，又能浮想
联翩，虽不惊天动地，却自有动人心
弦的魅力， 这或许更接近生活的本
质，大有大的震撼，小有小的美妙。

我市举办《石门颂》拓片
研习笔会

本报讯 （记者 郭飒 通讯员 张瑞
林）6 月 11 日， 陕西省国学研究会汉学
专业委员会与市老年大学书画系 30 余
人，共同在市藏一角博物馆开展了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暨 《石门颂 》拓片观摩研
习活动。

活动中，藏一角博物馆的讲解员首
先向陕西省国学研究会汉学专业委员
会、市老年大学书画系的书画爱好者们
详细讲解了《石门颂 》拓片的历史故事
和重要意义；陕西省国学研究会汉学专
业委员会专家讲述了关于 《石门颂》的
临摹技巧。 随后，书画爱好者开始临摹
作品，并相互交流心得体会，他们表示，
通过观摩研习《石门颂》拓片，认知了石
门汉碑的艺术特点，领会了汉字隶书的
博大精深，让自己探索到汉文化的深刻
内涵，能够参与这项活动非常有意义。

岚皋县作协赴官元镇开
展采风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曹英元）近日，岚
皋县作家协会采风团一行 10 人赴官元
镇开展 “探三古·看发展” 主题采风活
动。

采风团一行先到古家村参观有“天
空之镜”之美誉的古梯田 ，置身古韵悠
悠的老院子里，聆听“红香米”的传说故
事，感叹官元先贤们的聪明才智。 之后，

又到龙板营村拜谒千岁古银杏， 为官元
优美的自然风光拍手叫好。

5 月 22 日，采风团驱车前往二郎村
寻访秘境，一路上绿水青山，溪流浅唱，
鸟语花香。一座座苍山扑面而来，一棵棵
古树参天入云，一幢幢村舍比肩而立，一
条条溪流飞花溅玉， 一帘帘瀑布如烟似
梦……堪比千层河的自然景观和孟浩然
笔下“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意境，
不禁让一行人流连忘返。 通过这次采风
活动，作家们将用自己独特的眼光，以文
字为媒，向外宣传、推介、展示官元，为官
元发展增添力量。

安康作家蔡淼当选喀什
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安康籍
90 后诗人、作家当选为新疆喀什地区作
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蔡淼 ，1993 年 5 月出生于平利县 ，
2012 年赴疆后，创作了一大批关于边疆
地区的散文、诗歌、小说。 近年来文学创
作成绩斐然， 作品频频见诸于国内省级
以上报刊， 先后参加了一系列国内极具
影响力的文学活动。据了解，其最新诗集
《戈壁红》即将正式出版发行。

文史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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